
《三个病人》 

 

1、日 外 清晨的街道 

 

镜头在街道穿过，初升的朝阳照耀着城市，早餐摊上坐了几桌人，刚出笼的包子

冒着热气。街边的流浪狗一直叫个不停，依旧无人理会。跳广场舞的大妈散了场

子，车也多了起来。 

 

2、日 外 游乐园门口 

 

唐家安低头，撕票，抬头，微笑，打开闸门，做出请的姿势，如此往复。黑色的

轿车平稳停下，一家三口向游乐园走来。 

 

爸爸：三个人。 

 

爸爸将票递给闸口的检票员，抬起手腕看了眼表。 

 

爸爸：有免费停车券吗？ 

 

唐家安指向左边，腿有些站不太稳。 

 

爸爸：去那边拿？ 

 

爸爸疑惑地看了检票员的腿，接过撕好的门票，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唐家安：进去吧。 

 

小女孩却没动，她仰着头望着唐家安，他的胸前口袋里别着一朵醒目的山茶花。 

 

女孩：谢谢 

 

女孩愣了一下，暗暗揪着背包带。唐家安看着女孩的无措，他的手开始颤抖，脸

上开始冒出汗珠。 

 

唐家安突然唱起歌来，将山茶花递给女孩。小女孩身体却猝然被拉远，手指划过，

掉落了一片花瓣。 

 

爸爸皱着眉，将小女孩强行拽了回来。妈妈连忙牵过小女孩的手，带着她快步走

远。 

 

唐家安望着三人渐远的背影，耸了耸肩，脸上还是闪过一抹稍纵即逝的落寞。山

茶花被唐家安狠狠地揉烂，扔在风里。 



 

唐家安：神经病！ 

 

3、日 外 游乐园广场 

 

一家三口渐渐走远，妈妈放开了女孩的手。 

 

妈妈：那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刚刚对着孩子那样，我都要吓死了，还好拦着。 

 

爸爸：算了，跟个瘸子计较什么。孩子不是没事吗？ 

 

小女孩看向父母的眼睛充满疑惑。 

 

小女孩：爸爸，你们在说什么？什么瘸子？ 

 

妈妈：没什么？宝贝想玩什么？旋转木马好不好？ 

 

小女孩开心的笑了起来，一家三口涌向旋转木马。 

 

 

4、日 内 校长办公室 

 

唐母：我的孩子是健康的，像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他有和正常人一样享受生活

的权利，更何况是教育。不是残疾。他应该来到这里读书，学习更多东西，他还

是个孩子呀，我求您，收下他，一定要收下他。 

 

校长为难地沉默，心里复杂，仔细地斟酌着拒绝的话。 

 

母亲执拗又坚定，她紧紧握着校长的胳膊，猛然下跪，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泪

水止不住的往下流，声音哽咽又嘶哑。 

 

唐母：校长，我的孩子并不是天生就没有左腿的。那是一次车祸，他的父亲带他

出去玩，最后，出了意外。为了保护孩子，我丈夫紧紧的护住他，命是保住了，

可是孩子的却再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了。孩子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我求求您帮

帮我，也帮帮这个孩子，我求您了。 

 

校长紧张的扶着母亲起来，表情同情，后又严肃起来。 

 

唐家安在校长室门外坐着听到了里面的对话，一言不发，眼泪浸满了眼眶，但神

色冰冷地看着校长。 

 

 5、日 内 教室 

 

唐家安坐在讲台旁边特意开辟出来的“独立专座”上，没有人与他交流甚至连老师



也有意忽视他的存在，他被一些调皮的同学调侃、讥笑、捉弄······ 

 

同学甲：他是个瘸子，还我们不一样，是个废物，是个小废物。 

 

同学乙：他还不如死了好呢，还在这干什么，哭都不会哭。他的左腿是假的，和

我们不一样。 

 

同学丙：谁说哭不出来，你们看他的眼泪，都快要落下来了，小废物。 

 

唐家安抽了下鼻子，用校服衣袖擦去落下来的眼泪，狠狠地咬紧着牙关。他环视

着四周对他指指点点的同学，不顾一切的跑了出去，不再回头，教室里哄笑一片，

没有人理会刚刚出门的男孩。 

 

 

6、日 内 教室 

 

李老师：学校组织合唱比赛，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如果有特殊情况的可以说一声。 

 

老师在帮小朋友们准备彩排，男孩落寞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合唱排练的时候，唐家安自觉收拾好书包，走出教室。不过，他没有离开，而是

悄悄躲在了窗户下面偷听。 

 

同学甲：老师，最后一遍吧，我们都累了，赶紧唱完赶紧回家吧，我妈还在家里

等着我呢，再晚点儿，菜都要凉了。 

 

同学乙：是呀，老师。咱们唱了这么多遍，昨天我做梦都在唱这个歌呢。 

 

同学丙：天呐，你做梦还知道在唱什么，你可真了不起。 

 

同学乙：那可不，我妈说的，唱了将两三遍呢！ 

 

李老师：安静，给我安静。最后一遍，唱好了咱们就下课，比赛就在眼前了，咱

们要争口气啊，为班级争荣誉，大家加油！ 

 

同学甲：男小小少年，很少烦恼，预备唱。 

 

李老师双手握拳鼓励大家，同学们目光振奋，开始了新的合唱。歌声朗朗，在教

室四周飘荡，她熟练地弹奏着钢琴，头也随着节奏晃来晃去，太阳西下，余晖照

进教室，金灿灿的一地。 

 

 

7、日 内 音乐室 

 



学生们摆好队伍，站成几排，弹钢琴的音乐老师教一句，底下学一句，童声高低

错落，一句歌词愣是唱出了九转十八弯的调。又不知是谁踩了谁的脚，女孩尖细

的叫声与男孩含糊的笑声交织着，混作一团。 

 

混乱中，忽然响起了一个清澈明亮的声音。大家骤然安静下来，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这是一个谁也没听过的陌生声音。它离得很近，却不在人群之中。 

 

8、日 外 音乐室窗外 

 

李老师循声推开了窗。 

 

唐家安就蹲在窗下，背靠墙壁，闭着眼睛，轻松地唱着她刚才教得焦头烂额的歌，

脸上带着悠然的笑。 

 

唐家安：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

远这样好。 

 

9、日 内 李老师办公室 

 

李老师：上帝为你关了一扇窗，但为你又打开一道门，大概上帝没收了你像正常

人一样的行走权利，却赋予你远超常人的歌唱的天赋。唐家安同学，你的歌声很

好听，说起来可能不自己都不敢相信，在你的歌声里，我发现了那个我以前从未

发现的那个你。当你唱起歌来的时候，你的声音不再凝滞，不再磕绊，那么的自

然畅快，你用歌声来表达他无法顺利展露的自己的感情，我听到了，也感受到了。 

 

唐家安：老师我有你说的那么好吗？我的腿总是使不上力气，一瘸一拐的，同学

们都叫我小瘸子，小废物。我总觉得和大家不一样，我比不上大家，我入学的时

候校长本来不愿意收我的，是我母亲跪着求他，他才同意的。我是个多余的人，

只会讨人嫌弃。 

 

李老师起身，把作业本抱好放在另一张桌子上，一步又一步的向唐家安走去，唐

家安有些害怕，想往后退，却狠狠地摔了一脚。 

 

李老师：站起来。 

 

唐家安：什么？ 

 

李老师：唐家安，我让你站起来，就算爬也要爬起来。你和别人的差距你要努力

地去克服，而不是在这里抱怨，你要把这些东西吞下去，以后你还会遇见比这样

更加残忍和难以接受的事情，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自己站起来。 

 

10、夜 内 唐家安家 

 

唐家安在楼下开着窗户唱歌，楼上的邻居气冲冲下楼找他。 



 

李阿姨：神经病啊，别唱了，孩子还要写作业呢！又在这里发神经，投诉了那么

多次你怎么一点也不长记性，还这样闹腾，再有下次，我就砸门了！ 

 

门被砸响。唐家安没有去开门，他立刻收声，邻居听到歌声停止之后也没有继续

纠缠。他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脸上的酒窝若隐若现，他倒了杯水，仰起脖子一饮

而尽。 

 

11、日 内 楼道 

 

李阿姨骂骂咧咧地走回去，然后转身下楼，正好撞上了匆匆忙忙准备回家直播的

七哥，被邻居撞的莫名其妙七哥刚想张嘴质问，对方却先行一步，上手指着七哥

的鼻子就骂。 

 

李阿姨：你别老一天到晚的敲你的架子鼓，跟二楼这个傻子一样吵到我们家孩子

写作业，要不迟早把你和他再加上一个楼上的那个什么狗屁诗人一起告诉你们房

东，让你们三个神经病住不下去。 

 

七哥：李阿姨，这又关我什么事，唱歌的开始唱，读诗也扯着嗓子嚎，您看看我，

这才刚刚回家啊，您说事情也要讲理吧。 

 

李阿姨：这次没你，下次保不定就是你，我可是知道的，你也是个惯犯，没事喜

欢敲鼓，难听死了。 

 

李阿姨：李阿姨，您不爱听就别听了，反正也听不懂，更何况，那也不是敲给你

听的，您啊，还是回家给孩子做饭吧，要不然他又要闹人了。 

 

李阿姨：你不可理喻，都疯了，全是神经病，都是神经病。 

 

七哥气急刚想反驳三楼那人唱歌怎么就扯到他头上来了，邻居却一把把他推开回

了屋。七哥只好心怀愤怒的回了家，使劲地把门关上。他把身上的背包放在沙发

上，用手抚摸了一下桌子上的仙人掌，刺扎进肉里，七哥也只是微笑地吹着口哨。 

 

七哥：最好楼下的那个不要惹到别人再来牵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12、夜 内 唐家安家 

 

旁白：这栋旧公寓不隔音。歌声一停，唐家安就像是丢弃了盔甲，瞬间被从四面

八方涌过来的噪音淹没。他害怕他害怕那些来自外界的声音，打破了平衡，男孩

在床上坐着抱紧膝盖很孤独。邻居家训斥小孩，爹打妈哄娃哭，养的田园犬也滋

哇乱叫。楼上租给了一个摇滚青年，架子鼓敲得震天响，天花板也跟着律动，岌

岌可危地乱颤；四楼的住户则神秘又古怪，时常慷慨激昂地诵诗，抑或又哭又笑

地自语，听得人心里直发毛······ 

 



唐家安：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

远这样好。 

 

唐家安叹了口气，最新采摘下的山茶花插进水杯。他从四楼窗口探出头，望着夜

空，轻轻地、慢慢地唱。他闭上了双眼，嘴角上挑。 

 

唐家安：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

远这样好。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13、日 外 早餐摊 

 

旁白：一天照常准备去上班的唐家安，准备在去游乐园之前在楼下吃一份早餐，

在早餐摊买完早饭唐家安坐着快速的吃饭生怕自己迟到被经理骂。在他背后坐着

的就是楼下神秘古怪的诗人邻居。 

 

过了忙碌高峰的老板对身旁的伙计对视了一眼，看向诗人的方向摇了摇头冷笑了

一声。 

 

余成华：早上好，音乐家。 

 

唐家安：早上好，大诗人。 

 

14、日 内 唐家安家 

 

余成华：原谅我的不请自来，我听过你的嗓音，很独特。 

 

唐家安不看他，一瘸一拐的为余成华倒水。 

 

唐家安：你就是那个楼上的诗人？ 

 

余成华：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诗人，你也可以，即使你是个瘸

子。 

 

唐家安：我写不出词，也谱不了曲。那是诗人与音乐家才能做到的事。我只会歌

唱，没有作词谱曲的能力。我会唱很多歌，可那些歌，到了女孩面前，都变得黯

淡无光，像是从网上抄来的告白段子，一点都不特别，无法尽诉他我中到底在想

些什么，那是别人的故事，那些文字不能用来描写他的内心，很可笑吧，我就是

个死瘸子，唱歌算什么，人啊，还是要吃饭的呀。 

 

余成华：这真让人沮丧。 

 

余成华扶了下自己的眼睛，眼神看向唐家安，手里拿着根烟。 

 

唐家安：你抽吧，我不介意。 



 

余成华有些尴尬，笑了笑。利落地按下打火机，将烟点着，在唐家安的小公寓里

吐着烟圈，眼神迷离又涣散。 

 

15、夜 内 唐家安家阳台 

 

一枚纸飞机就是在这个时候，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二楼窗台上。像一个心有灵

犀的奇迹。 

他拆开飞机，抚平褶皱。是外卖宣传单，空白的背面满是潦草的字迹。男孩骤然

屏住了呼吸。那是一首歌。 

 

唐家安旁白：这就是他心中的那首歌。不是无痛呻吟，不是隔靴搔痒，没有酸臭

的文化人气息每个字眼，每个音符，都毫厘不差毫无防备的闯入男孩的心房，麻

木的心差点停止跳动他珍重地捧着外卖单，在四楼阳台上转了个圈，情不自禁地

开始歌唱。 

 

16、夜 内 七哥家 

 

七哥：楼层隔音效果太差，说实话，这里并不适合我工作。我是个念旧的人啊，

住了那么多年，也没打算搬，当然了，主要是租金便宜。谢谢大家，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素质三连，明天老时间，不见不散！” 

 

七哥：“七哥”是我这个直播平台上的外号。正儿八经的账号其实叫作“一人乐队

原创主唱”，这名太长了，已经好长时间，没人这么叫我了。实不相瞒各位，我

是个音乐博主，截至一分钟前，粉丝数共计，3054 人。直播内容就是自弹自唱，

有人点，我就唱指定的曲目，没人点，我就拉出热门榜单，按顺序一首一首地来。 

 

观众甲：主播，你这个账号名是什么意思，真的组过乐队吗？真的会写原创吗？ 

 

观众乙：会写的人多了，问题是写得不好啊，不然怎么会在这直播？主播唱的什

么玩意，这哪是喵喵叫，这是猪猪叫吧，这不是浪费我们时间吗？主播还是趁早

改行吧。 

 

七哥：乐队穷困潦倒，三年前解散，同伴悉数转行，只剩下我一个光杆主唱。原

创无人问津，压在箱底落灰，灵感枯竭，如今连像样的旋律都写不出来，这就是

我呀。 

 

屏幕熄灭，他脸色阴沉地看着映出的自己，突然自己打了自己一耳光，左脸上起

了红印。 

 

七哥关上摄像头，一把扯下了耳机，揉着耳廓。 

 

七哥：这直播间的人气怎么还那么少，真真的惨的不能更惨了！唉，管他是猫叫，

还是猪叫，直播时长达标了，至少这个月的房租已经有着落。 



 

七哥把掉了色的木吉他扔在旁边，满不在乎地捻破指尖的血泡。他伸了个懒腰，

离开电脑椅，顺手将摊了一桌的外卖盒扫到垃圾桶里，然后坐到了鼓架后面。鼓

槌在指间灵活地转了个圈，然后砸在吊镲上。他的手腕高高扬起，身体向后倾倒，

敲打在架子鼓上，发出炸裂的声响，七哥将手上和脖子上的链条取下，将脸贴上

了鼓面，流下了眼泪。 

 

王阿姨：神经病啊！吵死人了！ 

 

听到王阿姨的话，七哥便停止打鼓，起身时听到楼上的诗人正在大声朗诵他的诗。 

 

余成华：夜晚被太阳灼伤人了，没有了黑，只是一层空虚的布，撕碎它吧，朋友，

撕碎它，它是个纸老虎，不堪一击。 

 

七哥：神经病，真是神经病！ 

 

七哥拉了拉被子，把自己裹得更加严实一点，然后转身侧躺，低头看见口水都快

流到枕头上，随随便便找拿着衣袖擦拭了几下便不再理会。随后，他起身走到桌

前，扒拉着一沓外卖单，开始挑选自己的晚餐。 

 

七哥：黄焖鸡米饭，不错，物美价廉。 

 

他抖了抖薄薄的宣传纸，正要拨打点餐电话，余光却突然瞥到背面的字迹。 

 

七哥：这是什么？ 

 

旁白：七哥将宣传纸翻正，仔仔细细的看上面的文字，那是一首长诗。钢笔的墨

迹已经干透，字字有力，有些笔画甚至划破了纸。写诗的人似乎处在一种激动难

抑的情绪中。他下意识地默读。刚念了第一段，心脏便如同遭到撞击，呼吸变得

急促。七哥拿起铅笔，音符毫无阻碍地流泻在纸上，他的眸中迸发出久违的光彩。 

 

七哥看着新出炉的作品，兴奋得在房里走来走去。 

 

七哥：真是天作之合，这首出现在外卖单上的诗，与他一气呵成谱下的曲，结合

得如此完美， 

要不是没有署名，我真想找到这个诗人，与对方抱头痛哭。可是·，是什么样的

诗人，会将这样如泣如诉的文字，草率地写在一张油迹斑斑的外卖单上呢？不会

是昨晚上那个神经病吧！天呐！ 

 

夜风从敞开的窗口吹进来，吹遍全身，七哥打了个寒颤。 

 

沸水冲进泡面，七哥迫不及待地吞了一大口，蒸腾的热气冲进了他的眼同时也遮

挡住了他的脸，七哥抹了抹眼角，揉了揉浸出的眼泪。喝完最后一口面汤，七哥

将那张谱了词曲的外卖单叠成一架纸飞机，手一扬，从窗口扔了出去。 



 

 

七哥站在窗前，出神地凝望。手指无意识地叩着窗台，一下又一下，呼应节拍。 

 

 

17、日 外 小区花园 

 

旁白：家长们凑在一起闲聊，说起自家熊孩子的“斑斑劣迹”，神态轻松，语气宠

溺，寻常地如同谈论天气。在他们眼里十几岁的小男孩不淘气就怪了，谁家的男

孩不淘气那才是有病 

 

群众甲：淘气，男孩子都这样。因为都这样，也没什么大事儿。 

 

随后他们又看向院子里的余成华，目光复杂，向他招了招手，又对他笑了笑，余

成华飞快跑回楼道，没有回应。 

 

群众乙：那家的孩子哦，成天闷不吭声，独来独往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18、日 内 余成华家 

 

余成华：我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流言伤害不了我。 

 

余妈：我总是惶恐不安，担心你生病了，或是得了自闭症。 

 

余成华：因为这样，我才开始被迫辗转于大大小小的医院与心理诊所，接受奇怪

的检查，吞咽奇怪的药物，看着奇怪的大人们来来去去，恨不得把我塞到显微镜

下面，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可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根

本没病。我是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罢了。 

 

19、日 内 出版社 

 

旁白：有人建议他发布在网上，他试了，阅读量是个位数，评论只有两条，其中

一条是“低价涨粉”男人封闭了账号，再也没有打开过。他不求能红，也不在乎

粉丝多少，他只是想被看见。他孤独地书写，又孤独地念诵，听着自己的声音在

逼仄的楼栋里回荡，期盼着他们能被某双耳朵接纳，这份期盼之卑微令他顾影自

怜，又忍不住在悲哀中生出讽刺的笑来。 

 

余成华捧着厚厚的手稿，去敲出版社的门。 

 

编辑甲：什么文，几百万字，够甜么，够爽么。 

 

余成华：我的文章，不甜，都是苦的。 

 

编辑甲：尺度大吗？你知道的，现在这种市场行情呀，像你这样的就要另辟蹊径，



谈恋爱要甜，主人公要一路开挂，走上人生巅峰。毕竟，大家都是社畜一条，已

经被这惨淡的生活虐得死去活来了，谁还有心思读你的东西？苦，太苦了。 

 

余成华：那打扰了。 

 

余成华沮丧的走出门却又被叫住，他饱含希望的回头，眼睛里都是激动与欣喜。 

 

编辑乙：余成华，是叫余成华吧！ 

 

余成华：是，我是余成华。 

 

编辑乙：我看过你的诗，写的不错，你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可是行情就是这样，

才华不能当饭吃，如今这样的，像您这样的我也见过不少，才华真的不值钱啊。 

 

编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余成华：谢谢你。 

 

编辑乙：你谢我什么？ 

 

余成华：谢谢你认可我，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人夸过我了。 

 

余成华对上编辑的眼睛，苦涩的笑了笑。 

 

20、夜 内 余成华家 

 

余成华：割腕？过于血腥狰狞，还会给清洁现场的警察同志带来繁重的工作。摇

了摇头觉得不妥。跳楼？下面支着经常光顾早点摊，男孩子们聚在一起踢足球，

他不想冒任何误伤的风险。上吊？发现尸体的人会被吓坏吧。真想不到，我一生

从旁处得到的善意寥寥可数，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尽可能少地麻烦别人而

苦思冥想。 

 

余成华打开抽屉，他将药瓶里剩下的安眠药全数倒出，握了满满一手，然后倒了

杯温水，在床边坐下，将水杯轻轻搁在床头柜上。他深吸气，去洗手池洗了洗脸，

又为脸上涂满了泡沫，给自己剃了剃胡子，换上了一件棕黄色的西装。余成华闭

上双眼呈回忆状，角缓然划过一滴泪消失在枕巾 。 

 

窗外一只纸飞机摇摇晃晃的从他的窗边飞起又落下。 

 

21、日 内 楼道 

 

李阿姨：今天没听见那个姓余的读那些个酸文，还真是见了鬼了。 

 

王阿姨：虽然这边安生了，可你看看那个嚎丧的还在嚎，我家孩子都没法写作业



了。那个瘸子天天冷言冷语的谁都不搭理，感觉是劳改犯，看那样子，估计以前

还犯过事儿呢，要不然那腿是怎么瘸的，咱们以后都要离他远一点，尤其家里还

带着孩子的，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了孩子想一想。 

 

李阿姨：你说的对，那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啊。我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轮上了这

么几位邻居，都有病，病的不轻。还有那个染黄毛的那个，半夜三更他就喜欢敲

鼓打锣的，也不想想就这样的房子，谁听不见啊，还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呢。听说

现在做直播，你晓得不，就那种很不正规的误人子弟的东西。 

 

 

22、日 内 余成华家 

 

余成华嘴角勾起了一个悲怆的笑，他收紧手指，白色的胶囊受力变形，在掌心发

出咔哧咔哧的细微声响。余成华阖目，端起了手边的水杯。杯中的水面微微一晃，

洒了出来，弄湿了床单。 

 

他停下动作，偏头去听，窗外传来了歌声。男人听得浑身颤抖，泪水长滑而下。

药片从张开的掌心里掉落，洒了一地。 

 

余成华：再见了，朋友。 

 

 

23、日 内 小区楼道 

 

七哥：你知道吗？那个神经病死了。 

 

唐家安：哪个神经病？ 

 

七哥：还有哪个，诗人呀。 

 

唐家安和七哥打了个照面又匆匆离去，晨起的太阳照过窗台，绿色的碧萝却早已

经枯死了。 

 

 

24、日 外 游乐园 

 

唐家安边走边唱，过热气腾腾的早点摊，如风般飞驰一般，经过匆忙的人群，走

向游乐园门口。身边的路人指指点点，神色各异，有个正在啃包子的小学生好奇

地盯着他，被家长一把拽走，包子都掉在了地上。 

 

 

25、夜 外 中心花园 

 

七哥抱起木吉他，走到中心花园的广场上，开始弹奏。广场上熙熙攘攘，道路车



水马龙。七哥拿起话筒在广场中心站着，微笑地鞠了一躬。 

 

七哥：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的歌。 

 

李阿姨把孩子放到地上，牵着他的手走向中心。王阿姨也停下了广场舞，向七哥

那边张望，看到了李阿姨，两人点了点头。 

 

七哥还在唱，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李阿姨和王阿姨面面相觑。 

 

李阿姨：他唱的是什么呀，听不懂，真听不懂。 

 

王阿姨：在家里疯一疯还不够，还出来祸害大家的耳朵，我真是搞不懂现在的年

轻人，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玩音乐？能出人头地吗？是能买房还是能买车

啊，到最后连个媳妇都娶不上。 

 

李阿姨：谁愿意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没出息。 

 

唐家安站在角落里听着两人的话，一脸冷漠。手里拿着一片枯黄的树叶，一点一

点的撕碎。七哥唱完，场上只剩下唐家安一个人。 

 

七哥：怎么样，好听吗？ 

 

唐家安一瘸一拐走过去紧紧抱住了七哥，流下了泪水。 

 

 


